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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巴比伦本创作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融合了用苏美尔语书写的关于吉尔伽美什的不同故事，用阿卡德语书写的、连贯的《吉尔伽

美什史诗》由此产生。
2  中巴比伦本是由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泥版汇集而成，包括尼普尔、乌尔等地出土的泥版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赫梯等地出土的泥版

和残片。
3   M. L. West, The East Face of Helicon: West Asiatic Elements in Greek Poetry and My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34-402.
4   G. A. Rendsburg, “The Biblical Flood Story in the Light of the Gilgamesh Flood Account,” in J. Azize & N. Weeks eds., Gilgamesh and the 
World of Assyria, Leuven: Peeters, 2007, pp. 115-127.

提  要：《吉尔伽美什史诗》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梦在标准巴比伦本的《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具有特殊价值。该版本第一块泥版所述梦境、梦

的解析与梦的应验，是《史诗》巧妙运用梦预言功能的集中体现，也生动地展示出古代两河流域

“占梦决事”的观念与实践。该版本第七块泥版与第十二块泥版所记的梦之间存在映照关系，而

且关于梦的叙事也维系着第一、第七、第十二块泥版间的内在连贯性，这为理解第十二块泥版与

该版本其他泥版所记内容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关键词：梦;《吉尔伽美什史诗》；预言功能；第十二块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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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在《吉尔伽美什史诗》中的特殊价值

方晓秋

【古代地中海文明】

《吉尔伽美什史诗》（以下简称《史诗》）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史诗》现存版本

可分为古巴比伦本、1中巴比伦本2和标准巴比伦本。标准巴比伦本《史诗》是公元前1300年前后由书

吏辛利奇乌尼尼（Sîn-lēqi-unninni）在古巴比伦本基础上、增加许多重要情节而再创作的版本，它刻

写在12块泥版上。经过此次整理，《史诗》的内容基本定型。该版本《史诗》讲述的是公元前3千纪初

期苏美尔城邦乌鲁克（Uruk）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征伐森林巨怪洪巴巴（Humbaba）、杀天牛

（Bull of Heaven）等一系列英雄事迹，以及他追求永生、探索生命真谛的过程。其中不少内容对后世

颇有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能找到《史诗》的影子，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史诗》中大洪水章节是《圣经》中诺亚方舟故事的原型。4除了洪水、方舟等重要文化命题，在《史

诗》中还能看到许多经典的叙说母题，如英雄历险、追求长生、入冥世、盗食长生草、女神求爱与复

仇以及梦境等。其中，梦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相关记载却散见于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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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及下表有关《吉尔伽美什史诗》中梦的出处系据乔治本（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整理。

品、王室铭文、宗教文献和梦书中。而《史诗》中梦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些梦都是《史诗》作者根

据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对梦的认知与理解，为史诗中的特定环境和特定人物而特别安排的。因此，

《史诗》可以作为古代两河流域关于梦的代表性文本进行分析和探讨。这既有助于认识梦在古代两

河流域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又对理解《史诗》的内容、整理《史诗》的文本颇有帮助。

梦在标准巴比伦本《史诗》中共出现12次，其具体情况请见下表。1

12个梦分别出现在第一块泥版（2个）、第四块泥版（5个）、第七块泥版（2个）、第九块泥版（1个）、

第十一块泥版（1个）、第十二块泥版（1个）。其中见于第四块泥版的两处（第141—142行、第182—183

行）尽管提到吉尔伽美什做梦，却由于泥版残缺无法得知梦境的具体内容；第九块泥版也仅仅提到

主人公从梦中惊醒（第8—18行），并没有描述梦的具体内容。在另外9个包含具体梦境和解析的例子

中，有两组颇为特殊者。第一块泥版中所记吉尔伽美什的两个梦包括了梦境本身、梦的解析及其最

终应验，不仅揭示了具有隐喻性、暗示性的“陨石”、“斧子”的象征意义，也暗示了恩启都出现的重大

意义，展现出串联史诗情节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文献整理而言，梦亦证实了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

的内在联系。下文将对这两组例子进行集中探讨。

序号 出处 做梦者 解梦者 梦的主要内容

1 第一块泥版第 245—273 行 吉尔伽美什 宁孙（Ninsun） 陨星自天而降

2 第一块泥版第 273a—297 行 吉尔伽美什 宁孙 梦见斧子，爱之如妻

3 第四块泥版第 14—33 行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Enkidu） 山谷坍塌

4 第四块泥版第 54—78 行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 洪巴巴变成孩子

5 第四块泥版第 99—109 行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
天在怒吼，地在轰鸣，

白昼停止，黑夜降临

6 第四块泥版第 141—142 行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 不详

7 第四块泥版第 182—183 行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 不详

8 第七块泥版第 1—16 行 恩启都 吉尔伽美什 诸神开会

9 第七块泥版第 165—207 行 恩启都 吉尔伽美什 恩启都描述冥府中的场景

10 第九块泥版第 8—18 行 吉尔伽美什 无具体梦境

11
第十一块泥版

第 14—34 行、第 196—197 行

乌特那皮什提

（Utnapishtim）
乌特那皮什提 得神启，造方舟

12 第十二块泥版第 56—118 行 吉尔伽美什 与恩启都的亡灵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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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的观念里，梦是神传达启示的重要途径，他们相信梦具预言性。梦中神启

形式之一就是物兆，即指梦境中具有征兆意义的某种事物。有些物兆晦涩难懂，只有通过解梦，做梦

者才能理解其意义。在美索不达米亚，如果某人做了个可能包含神启却无法理解的梦，就会向身边

的朋友、亲属或其他人讲述自己的梦来寻求帮助。1

根据第一块泥版的内容，吉尔伽美什做了两个梦，分别梦见了陨星（kiṣru）和斧头（haṣṣinnu）。在

第一个梦里，吉尔伽美什看到陨星从天而降，但凭自己的神力却无法移动它；乌鲁克民众则蜂拥而

至，围绕在陨星周围，欣喜若狂，对它喜爱万分，吉尔伽美什本人亦爱之如妻，母亲宁孙也对它喜爱

有加。根据原文的叙述，吉尔伽美什自己无法解开这个象征性的梦，只能请作为女神的母亲宁孙帮

他解释这个梦的含义。在第二个梦里，斧头自天而降，乌鲁克民众簇拥在它周围欢庆，久不离去，而

吉尔伽美什本人也亲吻拥抱这把斧头。此后，他也向母亲询问这个梦的寓意何在。宁孙将两个梦都

解释为将有一个力量大如磐石、与吉尔伽美什旗鼓相当的男人会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的朋友和指

引者。英国学者史蒂文斯（A. Stevens）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解梦的实例，而且它是以预言

的形式出现的”。2

吉尔伽美什在第一个梦中看到“天之陨石”（kiṣir ša dAnim），宁孙预测有一个男人即将到来，而

且他“力量强大，如同天之陨石（kīma kiṣir ša dAnim dunnunu emūqāšu）”。3史诗设定的这一解释既符合

时人的语言习惯，又使上下文的叙述相呼应。从语义特征来看，kiṣru一词是个多义词，除了具有“陨

星”的含义外，还有“力量”之意，4宁孙在释梦时显然取意后者。由叙事内容来看，在吉尔伽美什做

梦之前《史诗》早已暗示即将到来者是男性：女神阿鲁鲁（Aruru）意图创造一个能与吉尔伽美什抗衡

的人亦即后来的野人恩启都，《史诗》称他为“amēlu”，又称其为“阿努心中之所想”（zikru ša dAnim）。5 

amēlu意为“男人、男性”；6 zikru一词除有“命令、话语”之意外，7也有“男人、男性”之意。8而且这又

与第二块泥版第100—115行关于恩启都果然出现在乌鲁克街头并与吉尔伽美什决斗的叙述相照应。

此外，《史诗》多处强调了恩启都的力量。第一块泥版第123—125行提到，猎人看到他后感叹这个男

人力量大如陨石；第二块泥版第40—43行则强调他身体高大、俨如城垛、力量大如陨石；第162—163

行再次提到他力量大如陨石。

一、梦的预言功能

1  A. L. Oppenheim,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With a Translation of the Assyrian Dream Book,”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46, No. 3(1956) , p. 218.
2  [英]安东尼·史蒂文斯著，杨晋译：《人类梦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3 《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版第270行，详见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54。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注史诗行数均根据乔治的《吉尔伽美什史诗》版本。
4  关于kiṣru，见J. Black, A. R. George, & N.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0, p. 161
及S. Parpola & R. M. Whiting eds., Assyrian-English-Assyrian Dictionary, Helsinki: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2007, p. 50。
5 《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版第95、100行，详见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pp. 553-554。
6   对amēlu一词的解释见Black, George, &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p.31。
7  对zikru一词的解释见Black, George, &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p. 447。
8  S. Dalley, Myths from Mesopotamia: Creation, the Flood, Gilgamesh, and Other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26, n. 10. 另
外，zikru亦写成zikaru、zikaru有“男性”之意，详见Black, George, &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p.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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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斧头的梦中，吉尔伽美什提到：“我把它放在身旁（aštakanšu ana aḫiya）”。šakānu除了有

“放置”、“放下”之意，还有“同……建立友谊”之意；1 aḫu既有“身旁、旁边”之意，又能表示“兄弟”

之意。2宁孙利用阿卡德语一词多义的特点，预言即将到来的人会与吉尔伽美什亲如手足。宁孙占梦

结果的合理性也在文本中多处得到支撑。第一，朋友（ibru）一词在《史诗》中反复出现，强调了两位

英雄之间的友谊；第二，《史诗》第三块泥版中宁孙表示“将收养恩启都，待他如己出”（anāku Enkidu 
ša arammu? elqâ ana mrtu），3暗示了恩启都身份的转变，由吉尔伽美什的朋友变为兄弟，两者的关

系变得更为亲密；第三，第七块泥版第139行也强调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太阳神沙马什（Shamash）称

吉尔伽美什为恩启都的“朋友和最喜爱的兄弟（ibri talmeka）”。可见，宁孙巧妙地把“旁边”和“兄

弟”的双重意义运用到了解梦中，同时又灵活地运用了šakānu这个动词，既展现具体可见的动作“放

置（在身旁）”，表现吉尔伽美什与斧子的密切关系，又表达了抽象概念“建立友谊”，通过吉尔伽美什

与斧子的亲密暗示他与恩启都将要建立的深厚友谊，巧妙地揭示了斧子（ḫaṣṣinnu）在《史诗》中的象

征含义——恩启都。

实际上，即将到来的恩启都正是神用来改造吉尔伽美什并使乌鲁克恢复常态的有力武器。根据

《史诗》叙述，吉尔伽美什在乌鲁克的专横行为致使民怨沸腾：“他的同伴们，陪他球戏不得息。乌鲁

克的年轻人，被他搞得痛苦至极。儿子回家见父亲，吉尔伽美什都不许。不论白天与黑夜，他趾高气

扬令人惧。国王吉尔伽美什，他统治着无数臣民，他是羊圈乌鲁克的牧羊人。吉尔伽美什，不许女儿

随便回家见母亲。”4在民众的乞求下，大神们决定让女神阿鲁鲁造恩启都来对抗吉尔伽美什。因此，

在《史诗》中作为梦象的实际对应者的恩启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担负着彻底改变吉尔伽美什的重

任。不仅如此，他的出身本就具有象征意义。恩启都生于自然、长于原野。史蒂文斯指出“他是人类

史前自我意识的化身，吉尔加梅什（笔者案：即吉尔伽美什）需要这样一个人把自己无限膨胀的欲望

击落到地面。只有射猎采集时期人类原初的谦逊本性才能使这位帝王发热的头脑恢复到自然状态之

中”。5梦见象征恩启都的“陨石”、“斧子”以及恩启都的到来，暗示着吉尔伽美什即将经历一次巨大的

改变。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的经历，最终使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过错，不再沉溺于享

乐，转而向往建功立业、为民造福。根据原文，他在梦后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是去黎巴嫩的雪松林征

伐洪巴巴。第四块泥版的内容提到，吉尔伽美什在征伐洪巴巴的途中连续做了几个噩梦——山谷坍

塌、天象骤变、死亡降临。此后，恩启都充当了解梦者的角色，从反面解释梦象，将这几个梦解释为

吉梦，从而帮助吉尔伽美什克服了恐惧，战胜了洪巴巴。在第六块泥版中，在恩启都的鼓励下，吉尔

伽美什与其合力杀死了威胁乌鲁克城的天牛，拯救了自己的城市。这也呼应了梦境所预示的恩启都

的“指引者”身份。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梦境本身、梦的解析和梦的应验三者虽分散在《史诗》各处，梦内的逻辑

有助于将这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梦系统。在这完整的梦系统中逐步揭示了梦象即陨石、斧子的象征

含义，暗示了恩启都出现的重要意义。而吉尔伽美什做梦、请人解梦及其之后的变化，也突出体现了

1   šakānu，请见Black, George, & Postgate eds., A Concise Dictionary of Akkadian, p. 348及Parpola & Whiting eds., Assyrian-English-
Assyrian Dictionary, p. 108。
2  S. Dalley, Myths from Mesopotamia: Creation, the Flood, Gilgamesh, and Others, Oxford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52, n. 4.
3《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三块泥版第127行，详见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p. 580。
4《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版第66—72行，汉译可参考拱玉书：《泥版上的伟大诗篇——<吉尔伽美什史诗>》，载国家图书馆古籍

馆、《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编：《中国典籍与文化》（第十一辑），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5 [英]安东尼·史蒂文斯著，杨晋译：《人类梦史》，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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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的关系

古代两河流域“占梦决事”的观念。

1   A. R. George,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pp. 48-49.
2  A. L. Oppenheim, “Mesopotamian Mythology II,” Orientalia (nova series), Vol. 17 (1948), p. 20. 
3  N. Vulpe, “Irony and the unity of the Gilgamesh epic,”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53 (1994), pp. 275-283.
4  K. Bulkley, “The Evil Dream of Gilgamesh: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Dreams in Mythological Texts,” in C. S. Rupprecht ed., The 
Dream and the Text: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p. 167.

《史诗》第十二块泥版的主要内容是：恩启都为了取回吉尔伽美什的木球（pukku）和球棍

（mekkû）而来到冥世，但由于没有听从吉尔伽美什的劝导而被冥世捉住。吉尔伽美什为了见到恩启

都的灵魂，先后来到宰制天地的风神恩利尔（Enlil）的神殿埃库尔（Ekur）、月神辛（Sîn）的居所乌尔

（Ur）、天神安（An）的居所埃利都（Eridu）向3位神灵求助，历经周折终于见到恩启都的灵魂，此后，恩

启都则向吉尔伽美什描绘了阴间的景象和冥界的规则。

由于第十二块泥版的内容涉及灵魂和下界，与《史诗》其他部分的叙事关联不甚紧密，因此关于

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的关系，学者间的争议较大。如乔治（A. R. George）即指出，就语言特征而

言，第十二块泥版用词较为平淡朴素，与前11块泥版差异较大；在第七块泥版中恩启都梦游冥界后

死去，在第十二块泥版的开篇却依然活着，与《史诗》的情节相矛盾；而且《史诗》前11块泥版已可构

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他认为这块泥版的内容游离于整篇《史诗》之外，与《史诗》前11块泥版

没有内在联系，只是由于同属“吉尔伽美什系列（iškar Gilgameš）”才作为《史诗》的附录出现在第

十一块泥版之后。1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第十二块泥版是《史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奥本海姆（A. L. 
Oppenheim）即认为，吉尔伽美什通过与恩启都灵魂的对话了解到生命的真谛，因此史诗最后一块泥

版可能是对人类永恒问题的回答，即要接受死亡而不是逃避死亡。2凡尔普（N. Vulpe）认为第十二块

泥版是《史诗》必要的结局，他的立足点是“第十二块泥版暗示着吉尔伽美什最终的命运”。3从梦这一

独特视角分析，可以为理解第十二块泥版和《史诗》的关系找到新的思路。

关于吉尔伽美什见到恩启都的灵魂并与之交谈这一情节，巴尔科雷（K. Bulkley）认为虽然《史

诗》没有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梦，但它很可能是一个梦。其一，根据奥本海姆的研究，“这一幕描写灵魂

出现的措辞和其他文献里描述梦中见到灵魂的措辞相同”。其二，它符合《史诗》叙述梦的某些典型

特征：（1）吉尔伽美什虔诚地向3个不同的神灵求助；（2）恩启都的灵魂从阴间出现并带来了冥世的

讯息；（3）这个梦无须解释。4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而言，上界神灵和下界冥世是现实存在，但他们

却无法直接接触这两个世界，梦则是他们与这两个世界沟通的桥梁之一。如果暂时抛开《史诗》的神

话因素而从梦的角度来考虑，就能发现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其他部分是紧密联系的，而非像乔治

所说完全脱节，而且它被安排在《史诗》结尾是有一定的逻辑可循的。

吉尔伽美什梦见恩启都的灵魂与第七块泥版恩启都所做的入冥世梦形成了映照。在吉尔伽美什

的梦中，恩启都带来的冥世讯息是：冥世黑暗可怕，一切秩序与现实生活颠倒，子孙后代越少，在冥

世中遭受的苦难越多；子孙后代越多，得到的祭品越多，在冥世中的生活越好。在第七块泥版里，恩

启都梦见自己被困冥府，被阴间的人痛打、践踏，那个“黑暗之家”（bīt ekleti）让人有进无出、有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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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其中的一切与现实生活截然相反：他们以尘埃为佳肴，以粘土为美食，栖身于毫无光亮的黑暗

中，与死一般的寂静为伴。关于阴间的景象，在阿卡德语神话《伊施塔入冥府》中也有生动的描述：

“到库尔努吉，[有去无回之地]，辛的女儿伊施塔决定到那里去，辛的女儿伊施塔决定去。到那暗

室，埃尔卡拉神的住地，到那有进无出的屋，走那有去无回的路，到那谁进去都要面临黑暗的屋。那

里灰尘为面包，泥土为食物。人们见不到光线，住在黑暗处，人们像鸟一样，身着羽毛服。门闩上积

满了尘土。”1可见，在古代两河流域居民的观念中，冥世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与现实生活正相反。这

也就解释了第十二块泥版中恩启都入冥世前吉尔伽美什所说的话的由来：“你切莫穿洁净之衣，否则

像个做客的，他们会把你注意……你不能从阴间发出声息。你不要亲吻你心爱的妻子，不要打你憎

恶的妻子；不要吻你亲爱的儿子，不要打你憎恶的儿子。（否则）阴间的哀号就要抓住你。”2

《史诗》由梦始以梦终以及主人公因此发生的3次重大转变，使《史诗》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

上都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史诗》开篇提到吉尔伽美什对乌鲁克居民的残暴统治遭到了民众的反

对和厌弃。梦见“陨石”、“斧子”以及恩启都的到来使主人公的生命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恩启都的协

助下他开始用自己的才智和勇武造福于乌鲁克人，征伐洪巴巴、杀天牛，表现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

关于梦中“陨石”、“斧子”的象征和恩启都出现的意义在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展开。恩启都关于

死亡的两个梦及其死亡是吉尔伽美什发生转变的第二个关键点。在第七块泥版中，恩启都在梦中看

到天神们聚集在一起宣判他的末日：沙马什、阿努（Anu）、恩利尔和埃阿（Ea）等诸神就两人杀死洪

巴巴和天牛这两件事讨论如何惩罚他们，并决定夺走其中一人的生命。最终，吉尔伽美什被赦免，但

恩启都却难逃此劫。紧接着就是恩启都所做的冥府梦，他被阴间的使者捆绑双手引入冥府。这两个

梦都宣告了恩启都的死亡。尽管恩启都拥有神性，又为乌鲁克立下了功劳，却逃不过死亡，正是从

恩启都的死亡中吉尔伽美什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有限性和不可控性。他放弃王位，在原野游荡，寻找

人类始祖乌特纳皮什提。根据原文，吉尔伽美什向蝎怪吐露了自己远离人类文明社会的缘由：“我的

祖先乌特纳皮什提，他走过的道路我在寻觅。他获得了永生，与神一起。他将为我指明，生与死的奥

秘。”3最后，吉尔伽美什梦见了恩启都的灵魂，与恩启都亡灵的一番交谈，让他接受自己不能永生的

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了解了冥界的规则，吉尔伽美什再一次完成了转变，从害怕死亡、追求永生重新

回归人类文明社会，重新承担起国王的重任。吉尔伽美什带着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智慧重归城市和文

明生活，而这个梦是能够获得这一智慧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作品基调上来看，恩启都的死亡梦和吉尔伽美什梦到恩启都的灵魂使《史诗》基调发生了两

次剧烈的转化。吉尔伽美什和恩启都前往雪松林之时，受到长老们的鼓励，宁孙也为他祈祷。他们

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史诗》在这里给读者一种英雄必将凯旋的气势。在历尽艰辛打败洪巴巴、战

胜天牛后，那种胜利后的欢快激昂、意气风发的基调仍在继续，但在读者一度认为两位英雄返乡后将

有一番大作为并能名留青史时，在读者完全接受了文本的暗示而形成对《史诗》美好结局的深切期待

时，却突然插入恩启都的死亡梦，一下子就打破了事件和读者思维的顺势发展，使得情节发展一波三

折，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恩启都的死亡梦把神秘气氛推向了高潮，却也成为作品基调变换的契机，

开启了沉闷压抑的叙述。“为了他的朋友恩启都，吉尔伽美什泪如泉涌，在原野彷徨。‘我的死，也将和

1   见拱玉书译：《伊施塔入冥府》，《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外国语言文学专刊。
2《吉尔伽美什史诗》第十二块泥版第13—27行。笔者所译与其他学者译文有异，可另参见赵乐甡译：《吉尔伽美什：巴比伦史诗与神

话》，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89页。
3《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九块泥版第75—77行，汉译见拱玉书：《泥版上的伟大诗篇——<吉尔伽美什史诗>》，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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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启都一样，悲痛浸入我的心，我怀着死的恐惧，在原野徜徉’”。1第二个变化是在吉尔伽美什见到恩

启都的灵魂之后，作品的气氛由原来的悲伤压抑转变为宁静祥和。他见到人类始祖乌特那皮什提，

但没有通过后者的考验暨战胜人类需要睡眠这一自然规律，这暗指了死亡也无法战胜。吉尔伽美什

虽然最终没有获得永生，但与恩启都灵魂的交谈使他对地下世界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并完全接受了

生命有限的事实，作品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这恰好可与《史诗》开篇的引子相应和：“[吉尔伽美

什，]见过深海处，国家之基础，他晓得[秘密所在]，睿智知万物。[众神有高低，他]一切都熟悉。他

获得全部智慧，他见到了宝藏，揭开了奥秘，带来了洪水前的信息。他从千里归来，虽然筋疲力尽，却

获得平和心理。”2

1《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九块泥版第1—5行。笔者所译与其他学者译文有异，可另参见赵乐甡译：《吉尔伽美什：巴比伦史诗与神话》，第

62页。
2《吉尔伽美什史诗》第一块泥版第3—9行，汉译见拱玉书：《泥版上的伟大诗篇——<吉尔伽美什史诗>》，第11页。

三、结  语

对古代两河流域的初民而言，梦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是人与神交流的重要媒介，是获得神启

并指导自身实践的重要方式之一。《史诗》第一块泥版中吉尔伽美什所做的两个象征梦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首先，从梦境本身、梦的解析和梦的应验来看，暗示了恩启都出现的意义，而吉尔伽美什做

梦、请人解梦以及之后变化，突出体现了古代两河流域“占梦决事”的观念。再者，这两个梦的梦兆

具有隐喻性和暗示性，它要求占梦者采用转释的方法进行解梦，即先把梦象进行一定形式的转换，然

后再根据转换了的梦象来解释其所预兆的人事，这植根于阿卡德语所具有的一词多义的语义特征。

这种语义特征成为神启的载体以及揭示神启的一种工具。此外，由于这两个梦对吉尔伽美什的第一

次转变至关重要，是第二部分探讨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关系的重要一环。关于第十二块泥版与《史

诗》的关系，从梦与梦之间的关系分析，第七块泥版中恩启都的冥世梦描述了阴间的黑暗可怕，第

十二块泥版中恩启都的灵魂既描述了阴间的恐怖景象又透露了冥界的规则，两者形成了映照，从中

亦可见古代两河流域的冥世观念。从文献整体看，《史诗》由第一块泥版吉尔伽美什梦见象征着恩启

都的“陨石”、“斧子”到第七块泥版恩启都梦见诸神聚会、入冥世再到第十二块泥版吉尔伽美什梦见

恩启都的灵魂，从由梦始以梦终的形式和主人公因梦发生的3次重大转变以及作品因梦而起的由欢快

激昂转向沉闷压抑再由沉闷压抑转向宁静平和的基调变化，可以看到梦在作品中呈现出的连贯性。

这种连贯性使《史诗》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形成一个统一体。因此，第十二块泥版与《史诗》前11块泥

版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并且第十二块泥版置于《史诗》末尾是有一定道理的。

 [作者方晓秋（1986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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